
A112-113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
编
辑

徐

静

□
美
编

陈
明
丽

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记者 张向阳

“居葬合一”，“街区”现真容

洹北商城遗址于2015年至2022年连续进行了7
年考古发掘，在洹北商城宫城北墙以北500米，对
铸铜、制骨、制陶作坊遗址进行了发掘，系统揭示
了洹北铸铜、制骨、制陶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居葬
合一”的族邑布局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
介绍：“独特的‘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剥片式’
取料制骨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充分显示
出商代中期手工业创新求变的理念。”

在殷墟宫殿区勘探与发掘中，发现存在大型
池苑、水道及相关建筑遗迹，使得我们对宫殿区
布局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2019年开始，考古队重新开启了对殷墟小
屯宫殿区的发掘，目前已确认新发现一处大型池
苑遗迹，面积多达6万平方米，北部则通过水道连
通穿城而过的洹河，带来满池活水。另外，在池苑
中央，还发现一处“湖心岛”。宫殿西侧有池苑，池
苑水上有小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介绍：“池苑最深能
够达到16米，实际上是取这里面的土来建宫殿，建
成以后就把这个池苑作为一个大的景观来处理，
同时宫殿里面有排水设施可以直接跟这个池苑
相连，刷新了人们对宫殿区格局的认识。”

商代的甲骨文上记载了以满足精神需要为
主要特征的“囿”“圃”，被认为是园林的雏形。与
甲骨文记载吻合的是，考古发现偃师商城王宫后
院的池苑遗迹，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园林。此次殷
墟发掘的大型池苑遗迹或许也是宫殿区内皇家
休闲娱乐的“人工湖”，可以推想，当年风景秀丽
的池苑与宏伟的宫殿相映生辉，还能满足景观美
化、给排水需求，应是早期的皇家园林。

2021年考古队也重启了商王死后安葬的王陵
区的考古勘探。目前，发现并确认了王陵东西两
区外围，各环绕一条宽度超过10米的围沟；另外，
在密布祭祀坑的王陵东区，又探测出460多座新祭
祀坑，是商代陵园制度研究的重大进展。

道路系统一直是都城考古的重点，3000多年
前的先民通过什么样的道路通行于宫殿区和王
陵区？日前，考古人员在安阳殷墟洹河北岸新发
现一条大型东西向道路，已发掘长度达80米，该道
路最宽处达15米。这条道路用鹅卵石、打碎较均匀
的陶片及骨骼等混杂铺成，由于长期踩踏、碾轧，
路面坚硬，其上有十分清晰的多条车辙痕迹。更
重要的是，新发现的东西向大道，与此前在洹河
北岸发现的两条东西向、南北向大道，构成了类
似“街区”的布局形态。洹河北岸多条道路组成的
路网、由交叉道路形成的“街区”等初现“真容”，
为探索3000多年前商代晚期都城的整体布局、交
通网络及功能分区等提供了关键材料。

商代晚期最大的铸铜遗址

3组多进式院落、精美车马饰、最大铸铜遗
址……商代的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外围聚落考
古发现不断更新殷墟认知。

陶家营遗址位于殷墟宫殿区以北约7 . 2公里,
是一处商代中期的环壕聚落。在2021年陶家营遗
址西南部发掘中，共清理商代遗迹包括灰坑(含窖
穴)82处、墓葬20余座，遗址内发现陶器生产区、居
址区和墓葬区,出土了丰富的铜器、陶器、玉石器、
骨器、蚌器、贝等，进一步丰富了商代中期洹北商
城周边聚落社会研究内容。

邵家棚遗址位于殷墟宫殿区南部约2 . 5公里
处，是一处商代晚期聚落，遗址内发现了由18座房
址组成的3组多进式院落以及墓地。其中4处车马
坑均位于大墓周围，平面近似长方形。车马坑中
共出土6辆车，除了伴有殉人和殉马，还发现较多
豪华精美的车马饰，一个车厢内发现有权杖，有
的殉人头戴髹红漆缀贝壳的帽子，身边葬着戈和
箭镞；有的殉马头上同样有贝壳串饰，并有青铜
衬底、黄金贴面的泡饰挂在马的前额处，贴金铜
泡饰属首次发现，反映出马车主人非凡的地位和
权势。

这座豪华墓葬的主人是谁呢？墓里出土多件
带有“册”字铭文的青铜器，显示邵家棚遗址可能
为晚商时期史官“册”族居住地。“惟殷先人，有册
有典”，是说殷人的祖先有记载历史的书册和典
籍。“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册’族的记载。这次
邵家棚遗址发现的多件青铜器上出现‘册’字族
徽，所以我们认为‘册’族在该区域活动。”安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孔德铭说。

辛店遗址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直线距离
约10公里，经过从2016年至今的考古勘探和发掘，
发现遗址是一处超大型青铜器铸造基地。辛店遗
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超6000平方
米。

目前辛店遗址总计发掘商代晚期独立铸铜

作坊七处，房基十余处，商周时期墓葬近百座，出
土文物总数约五万件。考古发现铸铜区域均设有
工作区、生活区、祭祀区、墓葬区。工作区内有备
料取土坑，制范场地，熔铸一体工棚式作坊、铜器
后期加工场地、铸铜遗物废弃场地等，可完成青
铜器铸造全过程，是迄今发现商代晚期面积最大
的铸铜遗址，出土各类陶范、芯、模等约40000块，
以及大量炉壁残块、磨石、制范工具、骨蚌器等，
体现出领先世界的铸造技术。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陶家营遗址辛店遗
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孔维鹏说：“青铜器上的铭
文以‘戈’居多。遗址的时代、文化内涵布局等表
明该遗址是一处殷墟时期以‘戈’族为主体的

‘居、葬、生产合一’的超大型青铜器铸造基地和
大型聚落，是殷墟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遗址的发现展示了真实意义上的“大
邑商”范畴，见证了中国早期都城低密度、城市化
发展的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
星灿认为，殷墟外围聚落考古的新发现给了我们
很多启发，很有可能盘庚迁都之后，就开启了聚
族而居的模式。殷墟作为都城的核心区，周边有
着很多聚落，很可能是一个低密度城市的典范，
类似现在卫星城市的样态。这意味着殷墟范围大
了很多，周边地区也值得高度关注。

传统金石学与田野考古学的结晶

甲骨文于清末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
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
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

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介
绍：“通过释读甲骨文记载的日月食资料，结合天
文学推演，考订了发生于公元前1161年10月31日
的乙巳日食，证明了殷人已经掌握交食周期，对
于甲骨文断代乃至地日运动的研究具有重大意
义。结合甲骨文卜辞和山东滕州前掌大商周史氏
家族墓地发掘出土的铭刻，确定了商代薛国地望
(地理位置)，为商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支点。”

作为早期成熟汉字体系文字的代表，甲骨文
也是殷墟作为商代都城的实证，至今已发现约15
万片，经科学发掘的有35000余片，单字数量已逾
4000字，内容涉及商代政治与生活的各方面，是重
建殷商信史的直接史料。殷人在龟甲兽骨上写刻
下贯以他们思维方式、信仰追求的生产生活、军
事礼仪诸事象，记下了真实存在的商王室谱系，
记下了商王国“四土”政治疆域地理架构以及相
应的内外服制度。此外，甲骨文中有世界最早的
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录，有世界最早的医疗档
案，有完整的十进位制数字系统等。这也使商代
成为极其难得的有出土古文字记载与传世文献
及考古发现相印证的信史时代。

历史上殷墟甲骨的发掘有三次重要发现：
1936年6月，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在殷墟进行第十
三次发掘，于小屯东北地发现YH127坑，出土刻辞
甲骨17096片。为目前殷墟考古发掘所获刻辞甲骨
数量最多的完整窖藏。1973年3月至12月，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小屯村南发现刻
辞甲骨5335片。这是第一次充分运用科学的考古
发掘方法所获得的甲骨文资料，地层明确，伴出
物丰富，为卜辞时代的确定提供了坚实证据。1991
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
殷墟花园庄东地发现H3坑，出土刻辞甲骨689片，
属非王卜辞，史料价值独特。

殷墟甲骨直接证实了古史记载中“商”王朝
的存在和安阳小屯为殷商王朝的王庭，将中国信
史的上限提早了一千余年。在已知的世界四大古
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汉字
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承续至今。甲骨文所代
表的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虽然经历了甲
骨、篆、隶、草、行、楷等不同书体形式的变化，但
以“六书”为特征的文字结构保留至今，成为十几
亿人口仍在使用的文字。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从1928年起，考
古工作者开始对殷墟进行科学发掘，陆续发现殷
墟宗庙宫殿区、贵族居住区、王陵区、家族墓地等
重要遗迹，已经基本摸清了殷墟的分布范围与结
构布局。殷墟总面积在36平方公里左右，1928年至
今，发掘面积仍不到总面积的5%。

值得一提的是分布在安阳小屯村东北的殷墟
宫殿宗庙建筑遗址，总面积约0 . 65平方千米。勘探发
现大小不一的建筑基址近百座，殷墟这些大型建筑
基址大多为四合院式建筑，殷墟宫殿宗庙建筑遗址
规划宏大，基本上符合宫殿“前朝后寝，左祖右社”
的建筑格局。宫殿建筑规模较大，筑于夯土台基上，
有正方形、长方形和“凹”字形等几种，建筑形制为

“茅茨土阶，四阿重屋”的大型夯土建筑群。此外，在
洹河北岸还有早于殷墟的“洹北商城”，与传统意义
上的殷墟遗址有重叠，总面积约4 . 7平方千米。宫殿
区内现已发现数十处夯土基址，其中规模最大的基
址总面积达1 . 6万平方米，是中国已发现的面积最
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这些建筑基址是如何修建的呢？考古人员作
了还原：先在殿基下面挖出基础坑，然后以黄土
逐层填充并夯实。每层的夯土厚度约为9厘米，夯
窝密集。再根据宫殿建筑结构的需要，挖出圆形
竖穴柱础坑，放上柱础石和竖上立柱，还发现有
用人“奠基”的现象。令人惊叹的是，有些大型宫
殿的柱础竟是铜质的。

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殷墟是中华文明
溯源的基石。中国考古史上的名家董作宾、李济、
梁思永、夏鼐等，都在殷墟先后主持或参与发掘，
留下历史的背影。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启程的
标志：揭开了殷墟的神秘面纱，也拉开了中国考
古学的发展序幕，一批早期的考古学家在殷墟发
掘中得到了成长和锻炼，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
法、技术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和完善，殷墟成为现
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并初步形成了
中国风格的考古学。

殷墟考古，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都是
一件大事。一直以来，殷墟都是国际考古学界关
注的热点。所以有学者感慨：“没有殷墟，就没有
中国考古学。”

日前，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发布
会，通报了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
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在将近六
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商王朝在都
城规划营建、礼仪制度形成、丧
葬制度建立、青铜礼器和玉器制
作、文字使用等诸多方面，均为
中华文明早期的巩固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殷墟是我国考古
学的摇篮和圣地，近百年前，中
国考古人从殷墟出发，用手铲一
页页揭开埋藏于地下数千年的
文明灿烂长卷。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新华网发

邵家棚遗址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新华社发（国家

文物局提供）

殷墟上新：有皇家园林，还有“卫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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